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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秒没“黄牛”那198元一张
清华北大参观名额被炒到398元一位 暑期“门票黄牛”乱象调查

7月10日下午4点55分，记者登
录国博官方预约小程序，提前输入个
人身份信息，页面停留在目标日期的
预约入口。当天下午5点整，放票时
间一到，记者刷新页面，勾选好参观
人，立即点击预约按钮。

点击后，页面响应明显延迟，持
续显示预约失败。记者多次刷新预
约页面，却只得到“当前预约人数过
多，请稍后再试”的提示，其间虽短暂
进入订单提交页面，却再次显示暂无
余票。约2分钟后，页面加载恢复流
畅，此时所有可预约时间段均显示

“已约满”。
一票难求，并非个例。当下，各

地景点和博物馆普遍实行实名预约
制管理，然而，一些知名参观地点、旅
游景点“预约难”的现状愈发突出，不
少游客即使卡点抢也很难抢到。这
种情况在暑期更为明显，不少“门票
黄牛”嗅到了商机开始行动。

“几人拍几份，发我购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日期、联系电话就可安
排预约，暑假到了，我们在逐渐涨价，
越早下单价格越合适。”记者在某社
交平台上注意到大量“黄牛”发布类
似的文案。

在一名“黄牛”发来的价格单
里，原本免费预约的国博门票 198
元一张，而像清华北大等名校的参
观名额更是高达 398 元一位，若是
一家人出来玩，单预约费很可能就
要上千元。

还有“黄牛”表示，自己有内部渠
道，“只要不闭馆（区），基本100%出
票，官网约满了也可以帮抢”。

“所谓的内部渠道是‘黄牛’哄骗
游客的话术，当前大多数景点和博物
馆的放票机制是提前7天放票，即使
官方小程序显示已约满，但是之后几
天的放票时间点依旧会释出少量的
回流票，这才是‘黄牛’约满后依旧可
以帮订票的原因。”曾经从事过旅游
行业的余先生向记者透露。

门票难约
“黄牛”有门路

“他们通常利用短视频平台以及
各类社交平台引流，再转到社交群等
私域完成交易闭环，从而避开监管。
抢票环节交由数量庞大的‘抢手’操
作，从而减少被监管部门发现的可能，

‘黄牛’则趁机从中赚取可观差价。”手
里有多个抢票群的“黄牛”陈宁（化名）
说，“黄牛”往往会在各大社交平台发
布与热门景点相关的图文或短视频内
容，暗示自己“有门路”“可代约”，等有
人询问后，会被引导添加其为好友，再

“看人下菜碟”进行报价。
“那种朋友圈比较精致、感觉比较

有钱的就在正常定价的基础上报高一
点，那种太磨叽的比较抠搜的就说可
以给他们打折，反正是无本生意，怎么

样都有得赚。票价根据市场需求灵活
调整——旺季暴涨，淡季‘打骨折’。”
陈宁说。

收集到买家信息后，诸如陈宁这
样的“代抢群”负责人会将订单需求发
布至其组建的“抢手群”中，几十甚至
上百个“抢手”同时蹲守抢票。“‘抢手’
往往也是通过社交平台招募而来。有
一些大学生暑假时间比较空闲，只要
在社交媒体上发‘适合大学生赚点小
米（零花钱），没抢到不花钱，抢到了有
钱挣，纯拼手速运气’等类似文案，便
会有想做‘抢手’的人主动私信，有时
候一天就能招到几十个人。”

“人多比科技好使，现在管得严，
用脚本代码抢票容易被检测出来并被

封号。一般‘黄牛’都会有好几个‘抢
手群’，像我的话是有3个 500人大
群，还有一个100多人的小群。”有“代
抢群”负责人向记者透露，一个500人
的大群，放票的时候运气好能抢几十
张，一张票的利润通常有几十元。

当记者询问抢票成功率如何时，
得到的回答是——“只要‘抢手’多，基
本可以达到百分之八九十，完全够用
了，更何况人工抢不到，直接上科技，
几乎百分百能抢到”。

据其透露，这种“隐秘”抢票科技
只被少数人掌握，“这都是内部的脚
本，人家根本不卖，只能找他们合作，
换算下来用科技抢一张票需要支付的
价格比‘抢手’的佣金高多了”。

“黄牛”是如何抢票卖票的

在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田刚看来，市场需求大，自然会衍生
出相关的黑灰产业链。而黑灰产业
链的特征之一，就是会根据监管和防
控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不断自我更
新。虽然针对“黄牛”产业链的技术
监管一直在优化，但应该认识到，目
前实名制仅能防控的是“黄牛”提前
抢票、囤票然后对外倒卖票证的行
为，而目前“黄牛”产业链的最新发展

是提供个性化的“票务服务”，即有需
求的客户提前提供实名信息，由“黄
牛”精准代抢各类票证的服务。此种
模式下，实名制验证等身份识别技术
无法有效进行防控。

“这种依靠真人突破身份认证要
求的手段是网络黑灰产治理的痛点，
单靠技术治理并不能完全解决这类问
题。因此国家层面的监管部门要承担
核心的监管协调功能，确保线上和线

下齐发力，形成对‘门票黄牛’的有力
打击。”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敬力嘉
说，遏制“门票黄牛”的治本之策在于，
应当将公众获取票证的方式变得多元
化，避免线上预约成为唯一的渠道。
具体而言，各景点和博物馆可以根据
自身情况，采用人工、系统相结合，场
馆、人群分级分类等方法，制定更合理
的预约规则。

（《法治日报》）

“门票黄牛”为何年年打击年年有

在今年这个暑期旺季，陈宁在
向同行取经后决定“薄利多销”：碰
上订单高峰期时，临时招募少数的

“票务员”拓展业务。这些“票务员”
负责在社交平台上联系客户出售门
票。“比如那些抢不到门票的游客帖
子下评论区的留言一般都是这些专
职‘票务员’发的，他们联系到客户

后从我这里拿票，成本为票价+手续
费。”陈宁说。

以故宫门票为例，陈宁的收入
是这样计算的：“票务员”需要付给
陈宁至少90元的拿票价（含门票费
60元+手续费30元）。“我的赚头便
在这 30元‘手续费’里，支付给‘抢
手’15元的抢票费后，剩余15元即

为我到手的纯利。‘票务员’愿意卖
150元还是200元和我没关系，那是
他们的赚头，我就是稳定收入每张
15元，这是‘无本买卖’。尽管‘单张
利润下来了’，但‘量上去了’，总利
润不降反增。不过，过了暑期，我还
是会自己联系客户引流，毕竟那时
候需求量下来了。”陈宁说。

招募“票务员”拓展业务

（（CFPCFP））

连续三天，每天下午5点准时蹲点小程序抢票。即使“刷新的手指都要抽筋”，
但依然一无所获，因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小程序一放票便秒没。

在北京读大学的李放（化名）今年暑假没回家，因为要给从老家来北京旅游的
父母当“地陪”，之前攻略做了一大堆，没想到“连博物馆和景区的门都进不去”。

不久前，李放将这段经历分享至社交平台吐槽，评论区不仅有很多游客附
和，还有不少“黄牛”放话——“要7月8日及以后故宫门票的跟我说”“13号及
以后的速来，12号的全出了大丰收，90%出票率”“几号几位跟我说，我帮你安
排”……

为了不让父母失望，李放还是“咬着后槽牙”从其中一名“黄牛”手中以198
元每张的价格购入了3张国博门票，并成功带着父母刷身份证进入国博。

暑期作为文旅消费高峰期，各地知名参观地点、旅游景点的预约名额也越
发紧俏。对于预约不到的一些游客来说，“来都来了”，花钱从“黄牛”手里购买
本是免费的门票成为其无奈的选择。记者调查发现，这背后隐藏着庞大而缜
密的产业链——有专业团队研发抢票程序；有人员负责收集游客身份信息用
于预约；还有线上线下多渠道的倒票网络，分工明确、环环相扣。


